
一朵小花搞垮一个大国

不久前发生在中国股票市场
上的“1·19”股灾，让不少人惊出
一身冷汗。“经济泡沫”这个词儿
第一次为人所知，是1637年的2月4

日，在这一天，荷兰市场上郁金香
球茎的价格突然掉头向下，人类
历史上第一个泡沫“郁金香泡沫”
破灭了，而随着这个泡沫一起破
灭的，是无数荷兰人的发财梦，以
及荷兰这个正在上升的帝国原本
光明无限的国运。

作为一个今天领土面积只有
4万多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国，说荷
兰是一个“大国”恐怕很多人会有
意见。然而，如果回到17世纪的欧
洲，你会觉得这个称呼一点都不
夸张。17世纪的荷兰几乎参与了
那个时代所有的“大阵仗”，它跟

前霸主西班牙打了80年战争（居
然还打赢了），带领新教国家打了
与天主教国家分庭抗礼的30年战
争，垄断了东印度和日本的贸易
权，征服巴西大部分领土，占领加
勒比海各岛屿，并且建立了当时
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中心阿姆斯特
丹。当时，过气的霸主西班牙暮气
初显，后来的霸主英国还在被一
堆家务事搞得焦头烂额，唯独荷
兰风景这边独好，因此以当时人
的眼光看来，这个“小而强”的国
家未来称霸全球似乎并非不可能
的事情。

正如所有崛起中的国家一
样，光明的未来让全欧洲的冒险
者和他们的资金都向这片热土集
聚，荷兰不可避免地发起了高烧，
而这种高烧的表征就是“郁金香
泡沫”。说来有趣，郁金香作为一
种当时刚刚被引进欧洲的观赏性
花朵，除了能在贵族少爷追女孩
时派上点用场外，并没有什么实
际用途，其球茎长得还很像洋葱，

不识货的人很可能就拿来炒炒吃
了。然而，正如现今的中国炒家秉
承“无货不可炒”的理念一样，在
整个市场积聚大量资金又无处可
用的大背景下，郁金香被选中成
了资本玩弄的对象。从1634年开
始，郁金香狂潮初现端倪，此后其
价格一路上涨，直至1637年初，一
株名为“永远的奥古斯都”的郁金
香的球茎居然被炒到了6700荷兰
盾。6700荷兰盾是个什么概念？这
笔钱足以买下阿姆斯特丹运河边
的一幢豪宅，那时荷兰人的平均
年收入只有150荷兰盾，考虑到当
时欧洲人的平均寿命，这意味着
普通荷兰人干一辈子也买不起一
朵小花。

这无疑是在诱导所有人停下
手中活计，投入到这场赌博中。史
学家说，在当时的荷兰，“贵族、商
人、手工业者、船员农民、泥炭搬
运工、烟囱清洁工、小伙子、姑娘
们，或是收破烂的妇人，所有人都
有着一个共同的嗜好”，买卖郁金

香成为一场全民运动。
既然是泡沫，就总会有破灭

的那一天。就在郁金香被炒到最
高点后没多久，1637年的2月4日，
忽然有很多人开始抛售郁金香，
大量的抛售使得市场陷入极度恐
慌。仅仅七天后，郁金香的平均价
格已经下跌了90%，而那些普通品
种的郁金香更是贬得一文不值，
甚至不如一个洋葱的售价。一夜
间，几乎所有参与投机的人连抱
头痛哭都来不及，他们背上了还
不清的巨大债务。为了避免导致
更严重的社会动荡，荷兰政府于
1637年4月27日宣布强行终止所有
合同，禁止投机式的郁金香交易。

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无非是
一次有钱人之间的零和游戏，而
参与投机的资金数量总是有限
的，因此它并没有伤及荷兰的国
本。但这种说法解释不了一个问
题，那就是在“郁金香泡沫”破灭
之后，原本十分红火的荷兰突然

“歇菜”了，逐渐退出欧洲历史中

心舞台，沦为二流国家。
事实上，“郁金香泡沫”对于

荷兰这个国家的打击，并不仅仅
是参与投机的那部分蚀掉的本
钱，而是它打乱了荷兰整个经济
结构。经此一折腾，荷兰原本引
以为傲的造船业停顿了下来，让
位给花卉种植业。不造航船改种
花的荷兰，最终在17世纪的海上
争霸中输给了英国。更为重要的
是，泡沫破灭也让民众看到了政
府的贪婪，为了多收交易中的印
花税，荷兰政府前期曾助推过

“郁金香泡沫”的兴起，负债累累
的民众自此不再信任他们之前
曾浴血保卫过的国家和政府，荷
兰就这样丧失了走向强大的门
票。

一个兴盛中的国家有时看起
来无往而不利，但向上的国运其实
最经不起贪婪、妄念和私欲的反复
折腾。破灭的“郁金香泡沫”警示着
世人，有时，绊倒一个大国的，或许
仅仅是一朵看上去很美的小花。

日本山口组2014年收入800亿美元

当当百百年年黑黑帮帮变变身身““白白领领””

一周史记

本报记者 王昱

B04 世界周刊·纪事 2015年1月31日 星期六 编辑：张文 美编：罗强 组版：陈华>>>>

提到黑帮，你会想到什么？是港台老电影中发哥叼着香烟、手持
贝雷塔手枪横扫千军的场景，还是马龙·白兰度在《教父》中不语自
危的boss形象？如果你看惯了这些，最近发生的一则新闻恐怕会比
较毁你的三观。

1月25日，日本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山口组在神户总部举行了创
立100周年的纪念活动。当天，位于神户市滩区山口组总部的大门向
各地的山口组骨干和相关的“友好团体”敞开，迎来送往好不热闹。
当然，前来“凑热闹”的还有日本警察，他们蹲守在大门附近，明知道
里面黑帮大佬们在把酒言欢，但就是不敢越雷池一步。身为一个黑
帮组织，山口组把纪念仪式搞得如此大摇大摆，真算是非主流了，而
实际上，山口组的非主流还远不止这些。

缘起：创始人渔民出身
在日本，称呼“山口组”这类

黑帮组织，有一个专属名词叫“指
定暴力团”，“暴力团”顾名思义当
然是不干好事儿的意思，但“指
定”一词则有点儿耐人寻味，它暗
示该组织是合法注册机构，被日
本法律所承认。非但如此，“指定”
甚至还有那么点“官方推荐”的意
思，仿佛是在给流散在社会角落
中的闲散流氓指条明路，让他们
往这个组织里聚集，好歹也算进
了“大组织”，让政府方便管理。

实际上，就规模而言，山口组
确实算得上比较“正经”的黑社会，
入伙人员要等级，参与帮派活动还
得戴胸卡。日本警视厅统计，该组
织2014年的累计收入达到了800亿
美元，如果将山口组视为企业，其

营业额排在日立公司(959亿美元)
之后，居日本第8位，甚至超过泰国
的年收入，真正的富可敌国。

当然，如今家大业大的山口组
不是一开始就有这么大盘子的。山
口组成立于1915年，由从事渔业出
身的山口春吉和数十名在神户港
与其一起讨生活的工人创立。“组”
这个叫法，沿用的也是日本渔民组
织单位的称呼。这里多说一点，世
界上很多黑帮组织，都是码头工人
在著名港口城市创立的，比如美国
的芝加哥、纽约，中国的上海、香港
等。究其原因，无非是码头工人受
其职业特点限制，经常需要抱团

“抢活儿”，因此需要一个台面上是
公会私底下是黑社会的组织保住
饭碗。山口组在成立之初其实就是

这么一个“工人自发组织”，既没有
我国天地会那样“反清复明”的理
想，也没有本土黑龙会助“皇国”天
下布武的野心。

更要命的是，山口组其实有
点生不逢时——— 跟所有职业一
样，当流氓也讲个稀缺性，而在当
时，秉承军国主义的日本国家机
器本身就是个大流氓，经常闹个
内部火并（历次兵变），偶尔还搞
暗杀（比如皇姑屯事件）啥的。在
政府就不守规矩的背景下，山口
组本就没有生存空间，更要命的
是，旧日本政府为了实现其法西
斯独裁野心，还扶持了“官办黑
帮”黑龙会。所以，一直到二战结
束，山口组始终在创始地神户港
窝着，没有太大的发展。

发迹：日本警方主动接洽
如果不是美国的两颗原子弹

把日本的旧体制打了个稀巴烂，
山口组的命运估计也就这样了。
然而，二战后日本的权力真空，却
给山口组提供了一次发迹机会。
一方面，由于“黑龙会”等很多日
本老牌黑社会因为参与了日本政
府的战争行为，在战后被勒令解
散，山口组没了竞争对手。另一方
面，山口组此时碰上了一个千载
难逢的机遇。

战后，朝鲜侨民摇身一变，
从二等公民变为“受害国”民

众，以“复仇”为旗号，其所组成
的帮会在日本耀武扬威，时常
对日本市民进行抢劫和杀戮，
并控制了当时的粮食黑市，攫
取巨额利润。面对日本民众的
投诉，战败后的日本警力有限，
美军更对剿灭黑帮没啥兴趣。
于是，日本警方主动与山口组
接洽，寻求山口组的帮助，以对
付朝鲜帮派。得到了官方“尚方
宝剑”的山口组顿时来了底气，
与朝鲜、台湾等侨民帮派火并
为其赢得了好名声。当时山口

组三代目（第三代老大）田冈一
雄抓住机遇，以“保护民众”为
口号抓紧扩展势力范围，到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山口组已成
为称霸日本的全国性黑社会组
织，并开始以雄厚的资金涉足
演艺娱乐业、建筑业、航空业及
各行业公司的经营权。

日本政府这个时候再想要整
治它时发现已经无从下口了，万
般无奈下，只得承认山口组为合
法组织。原本游走于社会边缘的
山口组，就这样“转正”了。

洗白：上班打卡还有内刊
在日本，像山口组这样获得

政府默许的“指定暴力团”并不叫
“黑社会”，而叫“里社会”，它与日
本治安良好、犯罪率极低的“表社
会”互为表里，却又井水不犯河
水。虽然在暗地里，山口组在日本
和其他国家从事着广泛的犯罪活
动，但为了维持在民间的良好形
象，山口组在其帮规中规定不允
许平白无故对老百姓动粗，违反
者需要切手指谢罪。

打着“保民”旗号发迹的山口
组还以侠义自居，主动担纲民间
警察的任务。如果有人在日本街
头寻衅滋事，最先赶到的，往往不
是警察，而是山口组成员。他们会
用最残酷的手段对付闹事者以儆
效尤；如发生了凶案，山口组也会
像警察那样不遗余力地调查真
相，然后把凶手交给真正的警察。

每次政府扫黑前，山口组高级成
员也都会提前回避。为了给警方
留个面子，他们通常还会留下几
支枪，方便警察“没收”。

自从1992年日本制定了“反
集团犯罪法”以来，黑社会组织的
活动空间受到挤压。在内部的转
型呼声和外力的挤压下，山口组
开始“漂白”，并扩大“正经生意”。
目前的“六代目”筱田建市绰号

“司忍”，其上台之后更是推动山
口组的管理方式从“家族制”金字
塔架构的黑帮向现代化企业转
变。比如，为消除内部纷争和安全
隐患，引进了大公司的胸卡制度；
他还制定了“奖学金”和“出国留
学”制度，派遣“成绩优秀”的成员
到欧美等国家“留学”。山口组甚
至还发布内部通讯、出版内刊等，
加强“文化”建设。

山口组有自己的“纲领”（第
一条还是提倡和谐），有自己的机
关报（《山口组新报》），甚至还创
立了自己的网站。2014年山口组
的官网正式上线，网站的风格极
为简洁，主页下方配有一行小字：

“网站制作人员全是外行，网页多
少有些难看，请大家多包涵。”官
网上还放有山口组成员新年初次
参拜与做年糕的视频，视频的背
景音乐为山口组专属主题歌，老
大司忍亲自担纲主唱。如今的山
口组基本已演化成了“白领”黑
帮，组员们每天西装革履打卡上
班，除了衣服下的满身文身，表面
上看已经与普通日本上班族别无
二致。据说，近两年山口组由于组
员日渐减少，为招揽年轻人加入，
还在考虑融入养老金和失业保险
体系。

本报记者 王昱

▲ 山
口组“一号
人物”筱田
建市。

1月25日，
山口组在神
户总部举行
纪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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